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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中央美术学院‘接力’系列展：艺

术再长征”将于12月23日在中国美术

馆拉开帷幕。展览以“艺术再长征”为主

题，通过多学科并举、集体创研等方式

反映中央美术学院在重大主题创作上

的时代新象。

作为中国美术的重要创作群体，中

央美术学院在重大主题创作上拥有较

强实力和丰厚成果，在新形势下，中央

美术学院设立“接力”系列展这一创作

研究课题，致力于从思想和学术两个层

面实现对优秀传统的接力。此次展览是

“接力”系列展的第二次启动，展览主题

“艺术再长征”旨在用当代人的文化视

角重读长征，实现对长征精神的再回

顾、再体验、再解读、再表达,同时也折

射出当代学生行走在“艺术长征路”上

的探寻与追求。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表示，在

当前多样并举、多元并存的艺术语境

中，我们应该坚持立足中央美术学院优

秀的创作与学术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既要营造自由多元的艺

术创作环境，也要推动中央美术学院在

重大主题创作上的探索创新，引导师生

投身时代、深入生活，感怀历史、关切现

实，努力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形

式丰富的作品。

此次展览结合长征路线和关键性

节点，分为“坚定理想”、“正确方向”、

“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四大板块，赋

予了长征精神以当代文化语境的转换。

展览容括了多样的艺术语言和多彩的

表现形式，反映出多学科参与、多形态

互动的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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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画鉴定修

复与保护国际高峰

论坛”将于 12 月

17日至 19日在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举

行。论坛由中国人

民大学文献书画

保护与鉴定研究

中心倡导，张继刚

策划、组织，将邀请

来自博物馆、美术

馆、画院、高校等诸

多领域的国内外专

家学者与会交流。

据悉，此次论

坛以“鉴定”、“修

复”、“保护”为主题，力求将中国古代书画的研究

范围从中国本土性扩展至国际性，挖掘中国古书

画乃至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度。同时，通过中国传

统修复技术和现代科学方法，解决鉴定、修复与

保护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与会者将分享对中国古

代书画的针对性思考，将中国之文化遗产提升到

人类共同之文化遗产的高度。在常规的学术报告

会与圆桌会议外，论坛特别安排了视觉精品展

览、专家互动及各专业机构的战略合作等环节，

以促进国际学术界整合资源，提升中国文化话语

权，同时提升中国在国际文物鉴定、修复与保护

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

12月17日，2016中国古书画精品展将在中

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同期举行。

20162016中国古书画鉴定修复与保护国际高峰论坛中国古书画鉴定修复与保护国际高峰论坛 12月8日至14日，由中国政协文史馆、上海

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上海市虹口区政协、上海

公共外交协会主办的“讲好中国故事，弘扬友善包

容——‘犹太难民与上海’史料展”在京举行。其

间，数十位京沪专家学者围绕相关主题举办了研

讨会，主办方向中外来宾赠送了《犹太难民与上

海》故事丛书。

“二战”时期，大量犹太难民为躲避迫害从欧

洲来到上海，其中大量聚居在虹口提篮桥地区。

饱受战争创伤的上海市民与犹太难民友善相识、

和睦相处、真情相助，发生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

事。此次展览分为“逃亡上海”、“难民生活”、“虹

口隔都”、“邻里情深”、“重启风帆”、“难忘历史”6

个部分，共展出267幅图片，并配以多位原犹太难

民的亲身经历故事和相关短片，反映了“二战”时

期来沪的犹太难民与上海人民自强不息、同抵外

侮、维护人类生命和尊严的史实，体现了中华民族

友善、包容的美好品德。

据悉，上海市虹口区政协近年来始终致力于

传播这段历史，并在全球10多个国家举办了巡

展。2014年6月，“犹太难民与上海”主题展览在

美国国会山举办时，参观者纷纷表示通过该展览

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正义留下了深刻印

象。据悉，2015年，虹口区政协联合多部门出版

发行了《犹太难民与上海》故事丛书和《犹太难民

在上海生活绘本》。今年9月，《犹太难民与上海》

故事丛书英语、德语和希伯来语精华版在线上发

行，纸质版于年底正式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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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毕业到现在已经36年

过去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到新疆。并非

对那里没兴趣，恰恰相反，我一直都向

往着那片美丽神奇的地方。这种情怀的

起因，还是源于黄胄先生的作品所带给

我的感染。我之所以始终没有去，一方

面我担心自己的作品风格会掉到黄胄

的圈子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我是在

寻找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艺术的创作

灵感。因此，早期我选择了太行山作为

我的生活创作范围。实事求是地说，河

北农村的的确确不容易看到多少容易

入画的情景。但是，正因为有难度，一旦

获得却又特别的珍贵。从 1982 年到

1984年间，我几次上太行体验生活，每

次都是一两个月的时间，那真可谓深入

了。我们就住在农民家里，沾一身虱子，

惹一身跳蚤。和他们一起下地，一起吃

饭，也经历着他们的生活经历。终于脱

离了黄胄的画风，以工笔画的方式创作

了几张表现太行山农村生活的作品。这

次去新疆，是基于“一带一路”文化大背

景之下的“丝绸之路艺术考察和深入生

活”项目。通过这次活动，总算是圆了我

这个久违的愿望。

重走古丝绸之路计划，既是完成文

化部“一带一路”的创作计划，也是我们

工笔画研究院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的

重点方向。我们将要梳理出一个受到印

度、波斯和希腊影响形成的中国西部美

术史，这部美术史见证了强汉盛唐时开

放、包容的威仪，以及进行的国际化的

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交流史。我们从中

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接纳、包容、吸收、

融合和同化外来艺术的。这对认识我们

的文化基因成分和如何面对目前的国

际化影响意义重大。

我们工笔画研究院一行人历经一

个多月，分别对敦煌的莫高窟、榆林窟，

新疆的克孜尔、库木土拉，吐鲁番的柏

孜克里克等洞窟壁画和其他古城遗迹

进行了考察，对新疆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做了一定的探究。特别是对壁画与当地

艺术、当地风俗的关系，以及壁画艺术

的承脉渊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厘清了

当初绘画时的手法程序，规避了因岁月

影响下的壁画现状所产生的误导、误

判，同时又特别重视壁画的现状效果那

无尽的、丰富的艺术联想和灵感启迪。

在壁画考察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

尽管这些壁画多是宗教题材，并且深受

佛教传入中国的影响，但是，我们仍然

发现了现今本土人文的生活、文化、习

俗和人物形象与壁画之间的紧密联系。

当你把视线从壁画上转移到当地的人

物身上时，就会感到其画中人都是根据

现实人的形象提炼出来的，甚至可以找

到原型。这个现象在山西、陕西的壁画

上也特别突出。所以说艺术创作无不打

上生活的烙印。正因如此，这次新疆之

行，我更加注重观察和体会民族的特点

和情感，特别是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民

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不是深

入到塔吉克群众当中，我便不会有如此

深刻的情怀。

在从喀什通向塔什库尔干的路上，

沿着深谷那颠簸的丝路古道，把我渐渐

地引向那片神圣的家园。我满脑子浮

现的全是曾经行走在这条路上的古人：

唐玄奘、法显、安世高、马可·波罗，还有

唐将高仙芝。我跟随着他们的虔诚而

虔诚，畅想着路两侧偶尔荒弃的古代驿

站，不知曾经停留过谁的脚步。在此之

前，我从没有接触过塔吉克人。由于他

们人口太少，又主要聚居在中国大漠的

最西端，那海拔3200米的帕米尔高原

上，因此，不亲此一游，是不能够一睹真

颜的！塔吉克族属于欧罗巴人帕米尔

型，与赫赫有名的小河人、楼兰人归为

一种。实际上，他们与塔吉克斯坦及

其他自称塔吉克的民族并非同族，因

此，塔吉克人也不认同将自己和邻邦

塔吉克人归为一谈。他们忠诚于祖祖

辈辈生活的这片土地。自新中国成立

以来，大量越境人员基本都是被塔吉克

族民众捕获的，而且他们并没有酬劳，

只是义务地为中华民族戍边。有他们

在的地方，就无人敢侵犯我中华民族的

领土！

至少在四千年前，塔吉克族的祖先

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拜火教文

化符号在这个民族中依然可见。在塔什

库尔干境内，散落着拜火教葬祭的遗

址，那黑白条石朝拜着象征太阳的方

向。或许正是信仰的神道，也或许正是

塔吉克人基因中以东方为中心的心灵

归属，无论如何，在塔吉克人心目中，他

们的地缘精神所在，是融归于东方的，

是融入于中国的。在他们生活于这座高

原的两千多年后，张骞出使西域，王朝

设西域都护管辖这条通道，这里也就成

为了中央管控丝路的重要枢纽。塔吉克

族受着域外的文化熏陶，发展着自己的

家园。在公元2世纪，这里建立了蝎盘

陀国，信奉佛教，建有数十座城堡和寺

院。直至公元10世纪，改信伊斯兰教，

成为中国惟一信仰什叶派的民族。与其

他伊斯兰民族不同，他们并不大兴土木

建寺，也并不特定朝向西方礼拜，斋戒

也更加符合世俗文化，塔吉克的信仰更

为和谐、包容与忠诚。然而，塔吉克人又

是贵族的，他们流在血液里的高贵气

质，丝毫不逊于欧洲的王族。“塔吉克”

是“王冠”的意思，也许这便注定了他们

的民族境界，而这种民族境界在现代文

明中更属优越。可能相比其他塔吉克

人，他们的族源更偏于西方，而那种虔

诚的对太阳的、对东方的、对高原的崇

拜，使他们定居在这里。如果换一身衣

装，换一个时空，或许我便真的会把他

们当作欧洲的王室遗脉。

要想体会这个民族的情感，就一定

要听他们的民歌。过去我每到一个地

方，都要听当地的民歌和地方戏。在新

疆的一路上，也是在车里播放着一集一

集的《十二木卡姆》，这是汇集了诗、歌、

乐、舞、奏、唱于一体的维吾尔族音乐，

把维吾尔民族的苍凉与欢乐的情感全

部展现了出来，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住

维吾尔族的基调，了解和体会新疆维吾

尔民族的历史和情感。到了塔县自然要

听塔吉克民歌了，听音乐是体会民风民

俗情感内涵的有效方法，也给我带来了

奇妙的体验，就像这次在塔什库尔干发

生的趣事。在古尔邦节的聚会上，我见

到了两个漂亮的姐妹，她们长得很美，

分别身着自己缝制的粉红色和玫瑰红

的民族服装。尽管姐妹俩都是农村姑

娘，但善良与朴实之外，还具有着高贵

的气质。聚会结束后，村长帮我们在村

子里找到了姐妹俩，我们激动地分别画

起了她们。有意思的是，我在写生的过

程中，隐隐约约飘来一阵阵欧洲的交响

音乐，在音乐的伴随下，更激发了我对

他们的理解和萦绕在心里的那股艺术

的情感。我似乎身临古代的欧洲，完成

着如古典大师般的写生工作，情绪特别

高昂，俨然在画一幅古典美人。这音乐

好像是从窗外传来的，我禁不住问姐妹

俩：“你们村子里平时就播放这类音乐

吗？”她们说：“是的。”我问：“你们喜欢

听吗？”她们说：“特别喜欢，平时我们也

听。”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实际上，这个

音乐是从我的手机里发出来的，不知道

怎么就碰到了音乐播放键。尽管是虚晃

一枪，但是音乐所带给我在画这位姐姐

时所发挥的情绪激发出了美的情愫，使

我更准确地把握住对象的审美内涵，音

乐与我所描绘的对象感觉是何等的吻

合！这真是天意呀！

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没有做到真

正的深入，更没有扎下根来。但是，尽管

是在仓促之下，感触还是蛮深的。好在

我们一下子扎到了村子里，见到不少生

活的场景，收割、扬场、放牛、放羊、走亲

戚，等等，无不感受到他们生活的感染

力。只要进村，就会有收获。这与内地实

在不同，而且这是真实的生活。我相信，

如果能真正扎下根去，就一定能获得最

好的生活感受和表现题材，也一定能画

出这个高贵而顽强的民族的精神来。

（图文选自《2016 中国国家画院
“一带一路”采风写生作品集》，中国国
家画院编，杨晓阳主编，安徽美术出版
社2016年12月出版）

2015年秋季的某一天，当我一个人孤独地散步在北京的大

街上时，突然就萌生了念头：不行，我得画画。

说来好奇怪，我高中时在美术班学过三年美术，后来也在

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培训过，但那时候我一心迷恋写小说，画

画于我而言，也许并不喜欢，只不过是想通过它谋得一份卑微

的职业，比如，可以先考上一个师范之类的院校美术专业，然后当一名中学美术教

师，回头再写我的小说——须知，我初中就已经留级，学习成绩严重低劣。而仅靠

写小说，是考不上任何一所高等院校的。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我没有职业，养不

活自己，还写个什么小说呀。

但是话说回来，毕竟当年我还是痴迷文学，同学们出去写生的时间，我大抵是

用来鼓捣小说了，因此美术算是学得三心二意，加上文化课成绩极差，结果是竹篮

打水一场空，别人都能读上个美术院校，我却瞬间变成了一个“待业青年”。

如今我想画，画什么呢？时隔26年，我其间连半次画笔也没再摸过，我还会画

吗？但我知道我必须得画，不画我就完了——我将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后半生废

掉，包括我的文学生涯。

是的，我知道我10年来，尤其是近5年，其实是患了抑郁症，尽管我之前好长时

间不愿意承认。我的母亲是一名图书馆馆长，她生前除了文学书之外，阅读了大量

百科知识，包括生活和心理

方面的，还曾编撰出版过一

部生活常识书籍。她临去世

前，曾偷偷跟我妻子讲：我

看我儿子近期有抑郁症倾

向，我不在了，你一定要多

多关注他。

而我已经没有机会跟

母亲讲了，我的抑郁症，部

分地源于得知她患癌的消

息之后。在她离去的几年

里，我几乎天天枯坐在书

房，什么也不干，就是吸烟，

冥想，或者在网上搜索和关

注一些死亡的信息。朋友们

找我玩，每次都因我的沉默

呆坐而散场。

我曾经试图调整过，然

而近 5 年来，竟是越来越感

到现实绝望，呼吸压抑，想

撕破什么而不能。我怀念的

永远是过去的时光。

我知道我不快乐，也为

之前 20 多年的文学拼搏和

付 出 —— 换 来 今 天 的 无

为——而痛惜。可我无力自

拔。

彼时我站在北京的街

头，想，那么我画什么呢？此

时一个字眼跳入我脑海：

“丙烯”。我不知道丙烯是什

么，好像隐约听说过它，也

记忆朦胧地觉得看过美术

领域里的一些丙烯作品。但

此时，我只是觉得“丙烯”这

个字眼的发音是性感的，跌

宕的，它的字形是现代的，

陌生元素的。它照应我身体

的直觉属性，似乎只有这个

绘画材料才能打动我的心境。

于是我买来画笔、画纸、丙烯颜料和画板，以及其他工具，在房间里夜不能寐

地画。我感觉内心的许多东西被渐渐释放出来了——不，是被汹涌着剖开和喷溅

出来了。我站在画板前一画就是一宿，连续半月每每如是，竟然毫不觉疲惫。

因为画画，我开始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愿意观察和揣摩外界的景色以及一切

物象了，而此前多年，我对一切自然景观是无感的，麻木的。每次外出开笔会或与

朋友旅游，隔了不到一个月，我就想不起自己开会的地方是哪里，与谁同去，或者

譬如，经常将在A地发生的事情说成是B地的。

因着这种为了绘画而养成的观察的习惯，去年10月的一天傍晚，我在鲁迅文

学院食堂吃完饭，独自在院子里散步。这时候，夕阳西下，暮色将合，我看到院子里

的银杏树和白杨树是那么的美。我一个人来到树下，观察夕阳的光线打在树干上

的色彩是怎样的，风吹动着叶片的线条流动是怎样的，我在全情而用心地欣赏它

们。5分钟之后，突然，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我的内心深处回荡着一个真切而久违的

声音，我相信是另一个我在对自己说的，要么就是上帝在耳语，它说：大自然是多

么美啊，生活是多么美啊，而你不快乐的时间竟然太久了——太久了啊！

那时候，我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要画画了。抛却其他更多因素，单纯从职业、信

仰、意识和行为的惯性而言，多年的文字历练使我越来越生命内敛，它像一群无数

而看不清的“小人国”里的怪物，给我的生命向情绪里面拽，以至情绪大于生命，封

闭、混沌，而一旦感受到外界看不清的空气和事物的蝶振，就会让我感到压抑和绝

望。归根结底，我认为这是一种个人感知的文化意义的绝望。而绘画，它起码在物质

和生理属性上，以色彩和瞬间能成的造型呈现，以及身体的动作，让我的灵魂向外舒

展，与那些“小人国”里的怪物进行决绝的拔河。起码，它们是能够打个平手了，保持

平衡了。

我的心理由此安稳，我的灵魂由此正常。

也就是说，在那一瞬间，我，不仅知道我活过来了，而且绘画

也拯救了我的文学。我自信我还会写得更好。

至于绘画一年来，竟然有了一些响动，并且连续卖掉五六十

幅，还有些被人收藏，那真跟我无关了。

有朋友曾经在《文艺报》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叫《任性于

晓威》，说的是日常生活或工作上的理性层面的一些执念。而我

这次想绘画，真的不是出于任性。它是命。

还有，如果说，我绘画的信仰是什么，我服膺于莫奈说过的：

“依靠教条是不能成画的……我常常为了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感

觉，完全忘掉了最起码的绘画法则，如果这些法则依然存在的

话。”同时我还愿意援引梵高说过的：“我要更有力地表现我自

己，注重表现对事物的感受。”

——一切为了文学，一切为了自由。湘江战役 王其钧 作

空山梅影图轴 （清）汪士慎 作

“一带一路”人物写生

记一片叶子（纸本丙烯）

出海！（布面丙烯）

玉米地：辉煌与轮回（布面丙烯）


